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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he structural transition of the 
emerging industries will exert direct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and employment elasticity of the 
labor for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transition situation and employment status of Chi-
na'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al transition on em-
ployment, the average employment elasticity of China’s seve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etc.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nsition speed in the emerg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not smooth 
enough. The promotion effect on employment is not obviou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reason-
ably adjust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role of emerg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ition in employment, which will promote the orderly and smooth transi-
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rise of labor employmen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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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力就业、就业弹性将产生直接影响。本文分

析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动情况与产业就业现状，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的拉动效应，新兴产业平

均就业弹性等。研究表明，新兴产业结构变动速度不够平稳，产业变动对就业的带动效应不够。因此合

理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加强新兴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的良性带动作用，对实现产业结构有序平稳

变动以及促进劳动就业率的上升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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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量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力就业影响显著。英国经济学家 Colin Clark (1957)提出“配第

–克拉克定理”，主要阐明产业结构变动与劳动力就业以及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关系[1]。Simon Smith 
Kuznets (1971)根据较长时间内 57 个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数据，分析研究了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规律[2]。美国经济学家 Chenery, H.B.和 Syrquin, M. (1988)采用一般均衡结构变化模型，利用 101 个国家

的 20,000 个数据(共 130 个变量)，对伴随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变化规律加以论述，提出了“标准结构”

理论：产业结构和与就业结构应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变化而相应调整。这一理论为分析特定国家或区域

内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间的合理性和适应性提供了标准[3]。此外，Chenery, H.B.，Elkington, H. (1970)和
Syrquin, M. (1989)等人通过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转变滞后于其产业结构转变，即就业结构

转换滞后理论[4] [5]。Weiler (1994)以两部门经济为基础，分析了产业结构现状及其变化对就业所产生的

影响[6]。 
由于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内要素的利用结构变化紧密相关，而产业要素利用结构的改变本质来源于

技术进步[7]-[9]，因此目前国外学者大多通过分析技术进步对社会就业产生的影响，来进一步分析产业结

构变动的就业效应。Fabien Postel Vinay (2002)指出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创造性破坏”的负面效应，

导致技术性失业[10]。OECD (1996)和 Bharat Trehan (2003)等提出“就业补偿”理论，指出技术进步直接

破坏就业的同时，又间接对就业产生积极影响，由此总的来说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正向的[11]-[14]。
Duranton (2007)指出跨产业创新的产业结构变化会对就业增长产生显著影响[15]。Freeman，C. Luminita 
Chivu，Constantin Ciutacu (2014)以罗马尼亚为例，分析了罗马尼亚产业结构调整的数量、规模等，产业

产出结构变化、就业人数和员工报酬等方面的问题，并以欧洲产业战略和政策为背景，阐述了罗马尼亚

产业结构分解和重组过程[16]。 
我国学者对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蒲艳萍(2005)指出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和

速度对产业结构影响显著[17]。周建安(2006)认为产业结构变动必然影响劳动力的投入和配置等方面，甚

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力构成产生决定性作用[18]。朱轶(2009)等指出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产业结

构变动对就业的影响很可能在较大程度上超出理论预期[19]。奉莹(2009)指出自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我国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化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变动[20]。郑晓(2012)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不断变

动会对社会就业和未来经济等产生显著影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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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变动对社会就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明显。但是就作者对现有文献的了解，

针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动及其就业效应的定量研究依然较少。因此随着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不断发展，如何定量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对清晰认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结构变动状况，合理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的良性带动效应具有重

要意义。 

2. 理论模型 

2.1. 产业结构变化指数 

产业结构变化指数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在两个时点变动情况的指标，本文采用产业结构

变化指数——Moore 结构变化值[22]，定量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的变动幅度大小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 ) ( )

( ) ( )2 2

1
πarccos 0
2

1

i i
i

i i
i i

S t S t

S t S t
θ θ

 
 ∗ −

  = ≤ ≤        ∗ −        

∑

∑ ∑
                  (1) 

式(1)中，θ 是两组向量在两个时期间的夹角，θ 值越大则产业结构在相邻年度的变动幅度越大[23]。两组

向量夹角余弦值 cosθ 为Moore结构变化值。i 是指各产业； ( )iS t 和 ( )1iS t − 分别是 i 产业于第 t 年和 ( )1t −
年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的比重值。 

2.2. 产业结构变化值 

产业结构变动值也是评价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大小的指标[24]，其计算公式为： 

0it iX X
R

N
−

= ∑                                     (2) 

式(2)中，R 指产业结构变化值； 0iX 是期初产业部门比重； itX 是期末产业部门比重；N 是部门数。R 值

增大则产业结构变动程度变大。 

2.3. 就业弹性  

就业弹性主要指就业数量随经济增长每变动 1%时所引起的变化比例，主要强调经济增长对就业产生

的影响程度。就业弹性大于 0 时，说明经济增长正向影响就业。就业弹性小于 0 时，分为两种情况。一

种是就业随经济增长呈现负向的发展趋势，称为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另一种情形是经济衰

退的同时就业却出现增长，称为“吸纳”效应。以上两种情形统称为“海绵”效应[25]。就业弹性计算公

式为： 

i i

i i

L L
Y Y

α
∆

=
∆

                                      (3) 

式(3)中α 是就业弹性， i iL L∆ 指第 i 产业的就业人员增长比率， i iY Y∆ 是第 i 产业的总产值比率。 

2.4. 产业结构偏离度 

赛尔奎因·钱纳里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只有与就业结构保持适当比例，才能使二者良

性发展，而超过合理比例的部分即为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26]。本文利用这一原理，引入产业结构偏离度

的计算方法，如公式(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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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中， iS 是 i 产业结构偏离度， β 指比较劳动生产率； iY 指战略性新兴产业中 i 产业产值数；Y 是战

略性新兴产业在一定期间内的总产值； iL 指 i 产业在特定年份的就业人数； L 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于特定

年份的就业人员总数。当 0iS = 时，说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完全匹配；若 0iS < ，则说明该产业人才过

剩，存在隐性失业，应转移劳动力；若 0iS > ，表明产业的人才是欠缺的，应吸引劳动力流入[27]。 
为进一步反映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反映劳动生产率离

散程度指标 S ，即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指数，如公式(5)所示，其中 n 为部门数。 

( )2

1
1

n

i
S nβ

=

= −∑                                    (5) 

3.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动及就业效应分析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原始数据取自 2008~2013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

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 2008~2013 年各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和统计公报等。对难以直

接获得的数据，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就业人数，利用近似产业的统计资料和数据计算得到。 

3.2. 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动情况分析 

3.2.1. 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化指数 
根据式(1)计算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化指数，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产业结构变化指数最高的年份区间为 2012~2013 年，达到 3.062%，表明这一时期战略

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动幅度较大。2008~2009 年的产业结构变动程度为 2.932%，仅次于 2012~2013 年，表

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明显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等。产

业结构变化指数相对较小的时期是 2010~2011 年，为 1.821%。 

3.2.2. 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化值 
由式(2)计算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化值 R 。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Table 1. The change indexes of Chines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表 1.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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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8~2009 32.028% 32.014% 2.932% 

2009~2010 33.620% 33.607% 2.814% 

2010~2011 34.343% 34.338% 1.821% 

2011~2012 33.688% 33.678% 2.419% 

2012~2013 32.459% 32.444% 3.062% 



周晓霞 等 
 

 
91 

Table 2. The change speeds i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from 2008 to 2013 
表 2. 2008~2013 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动速度 

年份 节能环保 
产业 

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 
生物 
产业 

高端装备 
制造业 新能源产业 新材料产业 新能源汽车 

产业 

2008~2009 0.677% 1.911% 0.104% 0.587% 0.036% 0.241% 0.474% 

2009~2010 0.544% 1.862% 0.778% 0.206% 0.072% 0.084% 0.322% 

2010~2011 0.728% 0.164% 0.343% 0.621% 0.057% 0.141% 0.270% 

2011~2012 0.187% 1.407% 0.477% 0.784% 0.016% 0.195% 0.220% 

2012~2013 0.214% 1.617% 0.324% 1.205% 0.100% 0.344% 0.141% 

 
Table 3. The change value R of Chines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表 3.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的变化值 R 

年份 0it iX X−∑  0it iX X
R

N
−

= ∑  

2008~2009 4.031% 0.576% 

2009~2010 3.868% 0.553% 

2010~2011 2.324% 0.332% 

2011~2012 3.286% 0.469% 

2012~2013 3.946% 0.564% 

 
表 2 反映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动速度，令 0it iM X X= − ，M 是指当期的产值比与基期产值比差

额的绝对值，可以动态反映一定时期产业结构变动的快慢。由表 2 可知，各细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在 2008~ 
2013 年间产业结构呈现不同程度变动。以节能环保产业为例，2008~2009 年间产业结构变动速度为 0.677%，

2009~2010 年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减缓，降至 0.544%，随后在 2010~2011 年，其速度变动值又出现上升趋

势，达到 0.728%，2011~2012 年又下降至 0.187%，而在 2012~2013 年又上升至 0.214%，由此说明节能

环保产业结构呈不平稳波动趋势。其余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变动态势。图 1 更加直

观地显示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的变动速度大小。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2008~2013 年，产业结构变动速度最大的产业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具体来

说，2008~2009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最大，2009~2010 年间变化速度减缓，2010~2011 年

速度大幅度下降，而在 2011~2012 年和 2012~2013 年变动速度又有所上升。其他产业的结构也存在不同

程度波动，由此说明各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由上文的论述可知， 0it iX X−∑ 值越大，则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动幅度越大。表 3 中该值最大的

年份区间为 2008~2009 年，达到 4.031%。相应的，其产业结构变化值 R 为 0.576%，高于其他年份的产

业结构变化值，表明 2008~2009 年产业结构变动幅度较大。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产业结构变化指数和变化值只能说明年度间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化程度，还

不能反映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影响，即不能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动的

就业效应问题。因此，本文对此作进一步分析。 

3.3. 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动的就业效应分析 

3.3.1. 就业现状分析 
从表 4 和图 2 中可以看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就业人数呈现逐年不同程度的上涨趋势，说明我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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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hange speeds of Chinese seve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from 
2008 to 2013 
图 1. 2008~2013 年间中国细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化速度 

 

 
Figure 2. The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of Chines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from 2008 to 2013 
图 2. 2008~2013 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业人员数 

 
Table 4. The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of Chines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from 2008 to 2013 
表 4. 2008~2013 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业人员数 

年末从业人员人数 
(万人) 

年份 

节能环保 
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 
生物 
产业 

高端装备制

造业 
新能源 
产业 

新材料 
产业 

新能源汽车

产业 

2008 2500 877  1868.08 2717.37  224.62 270.47 257 

2009 2650 989.87  2058.62 2991.83  225.5 297.52 272.6 

2010 2800 1117.27  2268.6 3294  227.55 327.27 292.3 

2011 3136 1261.06  2500 3626.69  245.28 360 298.5 

2012 3512.32 1423.36  2755 3992.99  252.53 396 330.7 

2013 3933.80 1606.54 3036.01 4396.28 260 435.6 387.8  

数据来源：表中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产业发展规划。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势较好，新兴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具有正向带动作用。在这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

从业人数最多的产业是高端装备制造业。2008 年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已达到 2717.37 万人。至 2013
年，就业人数上升至 4396.28 万人，吸引了较多的劳动力就业。其次就业人数较多的产业是节能环保产

业，2013 年达到 3933.8 万人。由图 2 可看出，就业人数较少的产业是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产业。

这些产业目前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没有完全发挥。其次，由于新兴产业技术进

步导致其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而目前我国在这些新兴产业方面的高科技人才数量不足，存在结构

性人才供求矛盾。因战略性新兴产业吸纳的就业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产业间的就业人数存在一定程

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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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就业弹性分析 
利用公式(3)，本研究计算出了 2008~2013 年中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就业弹性，如表 5 所示。 
表 5反映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七大细分产业在 2008~2013年相邻年间的就业弹性及平均就业弹性。

从近五年的平均就业弹性看，各细分产业的就业弹性均大于 0，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就业有正向拉动

效应。但细分新兴产业的就业弹性呈现不稳定变动趋势。从就业弹性平均值看，2008~2013 年，新能源

汽车产业对就业的拉动效应最大，其平均就业弹性值为 0.869。其次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弹性值达到

0.649。弹性值比较接近的产业是节能环保产业与生物产业，分别为 0.553 和 0.483。新材料产业和高端装

备制造业的就业弹性值也较接近，分别为 0.440 和 0.418。可以看出，这几个产业的弹性值基本在 0.5 附

近徘徊，说明对就业的拉动效应不明显。就业弹性值最低的产业是新能源产业，仅为 0.127，由此可见新

能源产业并没有吸纳足够的劳动力。总的来看，2008~2013 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为

0.5056，可见弹性值偏低，对就业的拉动效应不突出，原因可能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

业，其吸纳就业的能力尚低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目前我国正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初步发展阶段，

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尚未完全显现。同时这也说明内含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就业补偿

效应不足，因此，应最大限度地提高技术进步就业补偿程度，从外生和内生两方面妥善地处理好新兴产

业技术进步与劳动就业的关系，尽可能减少“技术进步型失业”。 
图 3 更加直观地反映了 2008~2013 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就业弹性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

新能源汽车产业在 2008~2013 年间的就业弹性波动幅度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与产业结构的变动存在着对

应关系。其就业弹性值在 2011~2013 年间有很大程度提升，对就业的正向带动效用增大，表明新能源汽

车产业结构呈现良好发展趋势。其他细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就业弹性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 

3.3.3. 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 
由式(4)和式(5)，可以计算出 2008~2013 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邻年度比较劳动生产率(表 6)。 
比较劳动生产率 β 表示特定产业每一百分比的劳动力创造的产值所占比例[28]。当比较劳动生产率

β 趋近于 1 时，表示该产业结构是相对合理的。由表 6 可以看出，新能源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比较

劳动生产率 β 总体呈上升趋势，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β 呈下降趋势。从各产业的平均值

看，2008~2013 年平均值最高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达到 4.866，表明该产业产值比重比劳动力比重

要大得多，因此需要吸纳劳动力。值最低的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其平均值为 0.386，表明该产业的就业比

重已超过产值比重，存在一定程度的隐性失业现象；从近几年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指数 S 看，总体呈现

下降趋势，说明产业结构逐渐趋向优化，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逐渐趋于协调。但值得注意的是，

2008~2013 年间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指数的平均值依然较大，在 1.52 以上，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的

总体就业效益不高。 
根据表 6 中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β ，进一步计算出各产业的结构偏离度( 1iS β= − )，所得结果如表 7

和图 4 所示。 
表 7 显示的是中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值。以节能环保产业为例，其在 2008~2013 年

间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分别为−0.468，−0.478，−0.482，−0.515，−0.513 和−0.525。产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值，

说明节能环保产业的就业比重逐渐超过产值比重，且偏离度绝对值总体呈现增大趋势，产业结构与就业

结构之间表现为不均衡，由此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就业效应逐渐减弱，出现就业冗余现象。因此，有必要

逐渐调整节能环保产业的产业结构，以实现其对就业的正向拉动效应。此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结

构偏离度值都大于 0，且偏离度较大，在 2008~2013 年间最大偏离度值达到 4.036，说明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产值比重远大于就业比重，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就业人数不足，这与目前我国高科技产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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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employment elasticity of Chinese seve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表 5. 中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就业弹性 

年份 

           产业 i  
代码 

2008~2009 2009~2010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平均就业弹性 

iA  iB  iC  iD  iE  iF  

节能环保产业 0.292 0.321 0.800 0.552 0.8 0.553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0.416 0.485 0.615 0.760 0.969 0.649 

生物产业 0.374 0.714 0.408 0.408 0.510 0.483 

高端装备制造业 0.505 0.505 0.361 0.361 0.360 0.418 

新能源产业 0.017 0.032 0.304 0.156 0.123 0.127 

新材料产业 0.500 0.500 0.400 0.400 0.4 0.440 

新能源汽车产业 0.607 0.723 0.212 1.079 1.727 0.869 

 
Table 6. Comparative labor productivity and difference index of China’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from 2008 to 2013 
表 6.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2008~2013 年比较劳动生产率及差异指数 

产业比较劳动 
生产率 β  

年份 

节能环

保产业 
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 
生物 
产业 

高端装备 
制造业 

新能源 
产业 

新材料 
产业 

新能源汽

车产业 

比较劳动生

产率差异指

数 S 

2008 0.532  5.032  0.555  0.386  0.604  1.587  1.253  1.586  

2009 0.522  5.036  0.553  0.363  0.640  1.493  1.121  1.582  

2010 0.518  5.030  0.511  0.352  0.723  1.451  1.025  1.577  

2011 0.485  4.916  0.529  0.373  0.769  1.505  1.007  1.536  

2012 0.487  4.701  0.554  0.401  0.820  1.578  0.923  1.459  

2013 0.475 4.482 0.573 0.442 0.938 1.703 0.822 1.385 

平均值 0.503  4.866  0.546  0.386  0.749  1.553  1.025  1.521  

 
Table 7. The structural deviation degree of Chinese seve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from 2008 to 2013 
表 7. 2008~2013 年中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偏离度 

产业结构偏 
离度 Si 

年份 

节能环

保产业 
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 
生物 
产业 

高端装备 
制造业 

新能源产

业 
新材料 
产业 

新能源汽车 
产业 

产业结构

偏离度(Σ) 

2008 −0.468  4.032  −0.445  −0.614  −0.396  0.587  0.253  2.949 

2009 −0.478  4.036  −0.447  −0.637  −0.360  0.493  0.121  2.728 

2010 −0.482  4.030  −0.489  −0.648  −0.277  0.451  0.025  2.609 

2011 −0.515  3.916  −0.471  −0.627  −0.231  0.505  0.007  2.584 

2012 −0.513  3.701  −0.446  −0.599  −0.180  0.578  −0.077  2.463 

2013 −0.525  3.482  −0.427  −0.558  −0.062  0.703  −0.178  2.435  

平均值 −0.497  3.866  −0.454  −0.614  −0.251  0.553  0.025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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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employment elasticity of Chinese seve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from 2008 to 2013 
图 3. 2008~2013 年中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就业弹性 

 

 
Figure 4. The structural deviation degree of Chinese seve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from 2008 to 
2013 
图 4. 2008~2013 年中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偏离度 

 
才数量不足的现实相符，因此需要积极培育和吸引高科技人才到新兴产业中，为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产

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供给，以实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均衡，发挥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的积

极效应。 
从产业结构偏离度平均值看，产业结构偏离度最大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达到 3.866，验证了上

文分析产值比重远大于就业比重的结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为 0.025，相比于其他产业而言，

较接近 0，说明其产业结构相对协调。而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的结

构偏离度平均值在不同程度上小于 0，说明这些产业劳动力比重高于其产值比重，存在不同程度的劳动

力冗余现象，需要按照不同比例有序转移劳动力，从而实现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协调均衡发展。

新材料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为 0.553，说明产值比重稍大于就业比重。产业结构偏离度较为接近的是节能环

保产业和生物产业，分别为−0.497 和−0.454，基本在−0.5 附近徘徊，表明产业结构效益偏低。总产业结

构偏离度由 2008 年的 2.949 降至 2013 年的 2.435，说明产业结构总体上逐渐趋于优化与协调。但是产业

结构偏离度总体平均值为 2.628，依然较大，表明产业结构有待调整。 
图 4 直观反映了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结构偏离趋势。2008~2013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结构偏

离度大于 0 (以次要坐标轴为基准)，并呈下降的趋势；新能源产业的结构偏离度虽然小于 0，但呈现上升

的趋势。这两个产业的偏离度都在不同程度上接近 0，说明这两个产业的产业结构效益逐渐提高，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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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就业结构间的不均衡状态得到改善。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产业的结构偏离度虽有小幅波动，

但总体呈上升趋势。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由正偏离转为负偏离，在 2011 年的结构偏离度达到

0.007，较接近 0，产业结构相对较为合理。从图中反映的现状来看，目前除新能源汽车产业外，中国其

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呈现不平衡状态，产业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偏离均衡

值 0，产业结构效益不容乐观，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有限。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我

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尚未协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对称等。因此亟需制

定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优化新兴产业结构，以实现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的良性拉动效

应。 

4. 结论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动对社会就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定量分析产业结构变动情况，

为我国针对性地制定和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发挥新兴产业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提供了有利条件。本

文利用产业结构变动模型，计算并分析了 2008~2013 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结构变化指数和产业结构

变化值，同时通过就业弹性和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了新兴产业结构变动产生的就业效应，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 1：目前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变化指数和变化值处于波动状态中，说明产业结构变动

速度不够平稳。 
结论 2：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就业弹性对就业具有正向拉动效应，但总体的就业弹性平均值较低，

表明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的总体拉动效应不显著。 
结论 3：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存在差异。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对协

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结构偏离度较高，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偏

离，导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不协调，限制了新兴产业结构变动的就业效应发挥。因此需要从源

头入手，从整体出发，准确分析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情况，

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制定合理对策，将劳动力从就业比重高的产业吸引至就业比重低的产业，

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动态均衡与协

调发展，以期更好地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就业的拉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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